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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个月前，38岁的蔡伟还在辽宁老家蹬三轮养家糊口，没想到仅有一张高中毕业文凭的他，如今能以“准博士生”的身份叩开复
旦大学的校门。4月27日，复旦大学对外宣布，蔡伟被列入博士生拟录取名单。蔡伟到底有何过人之处？他又靠着什么样的精神打
动了复旦大学？今后，他将如何面对周围的一切？会有什么打算？4月29日，蔡伟接受《郑州晚报》记者专访时说：“我只想安静地研
究学术，尽最大努力去感恩，去报答那些曾经帮过我的人，一定要在古文字方面作出贡献。除此之外，别无他求。” 晚报记者 袁帅

三轮车夫
变身复旦博士生的心路历程

郑州晚报：恭喜你成为复旦大学博士生。
你的电话很忙，是不是找你的人很多？

蔡伟：谢谢。这几天找我的人确实很多，有
媒体，有朋友，完全打乱了我正常的学习，说实
话，我不喜欢这样。

郑州晚报：有兴奋的感觉吗？
蔡伟：能够成为复旦大学的博士生，确实让

我很兴奋，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不过，平静
下来也感觉担子很重，我需要学习的东西有很
多，不能辜负了推荐我读博士生的老师们。

郑州晚报：听说你有着20年在古文字研究
方面的造诣，为什么会喜欢上古文字？

蔡伟：这个说起来话长，兴趣有时候很奇
妙。记得小时候我很喜欢古代文学，特别是古
典诗词，还喜欢练书法，没想到，在临摹书帖时，

开始对中国古代文字产生了浓厚兴趣，上了高
中，我的语文成绩非常好，有时语文老师遇到生
僻字也会问我，但是，我的数学、英语成绩糟糕，
偏科情况严重。对古文字有着强烈研究欲望是
在高中毕业后。

郑州晚报：从古文字中获得了什么样的乐
趣？

蔡伟：乐趣太大了，可能一般人无法体会。
通过对古文字的研究，我可以知道一些别人不
知道的历史，这种满足感是无法言语的。

郑州晚报：是不是因为偏科才没有上大学？
蔡伟：是的。我的数学、英语成绩很差，到

了高三，我甚至都不想学数学、英语了，感觉学
了也没希望，根本就不可能考上大学。高中毕
业后，我就参加了工作。

郑州晚报：参加了工作，你还有时间学习研
究古文字吗？

蔡伟：只要兴趣不减，时间总能挤出来。当
时我在一家胶管厂当工人，工作之余，我就到图
书馆找书看，那时的图书馆不比现在，很多古籍
都找不到，即便找到了，书也不让外借，除非有
特殊情况，没办法，只好在图书馆里整本整本地
把书抄下来。

郑州晚报：后来你又下岗了，在这种情况下
依然坚持自学吗？

蔡伟：1991年高中毕业后参加工作，1994
年下岗。下岗后，我在一家商场门口摆起了小
摊，所得仅够维持温饱，不过，我仍然很快乐，因

为摆摊的时候有许多空余时间，我可以边看摊
边读书。

郑州晚报：高中毕业至今20年，这20年间，
你从没有间断过自学吗？

蔡伟：这20年间，我一直坚持自学，至少在
思想上没有间断过。只是不同的阶段，花在学
习上的时间多少不同而已。

郑州晚报：有过放弃的念头吗？
蔡伟：没有。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为了养

家糊口，我不得不暂时放弃了自学。但是，都是暂
时的、短暂的，我从来没有打算要真正放弃自学。

郑州晚报：是什么在支撑着你？
蔡伟：对古文字的浓厚兴趣和不甘心平庸。

郑州晚报：能说说你的家庭情况吗？
蔡伟：家庭方面的压力也不小，我妻子从

事送报工作，每月收入只有500元左右，11岁的
儿子正在上小学，他不是很喜欢读书，但我觉
得现阶段不应该给他太多压力。进入复旦之
后，我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现在每月能领取
3000元，吃饭都是在学校食堂，每月需要 600
元，房租 250元，还有一些钱用来买书，余下来
的钱都寄给老家的妻子和儿子。

郑州晚报：在你长时间的自学过程中，有
没有遭到过周围人的不理解？

蔡伟：刚开始有。在一些人看来，我有点
傻。在摆地摊、蹬三轮时，还要抽时间看书，别

人会认为我这个人很酸，饭都吃不饱了，还有
闲工夫看“闲书”，有点不务正业。时间长了，
周围的人也就慢慢习惯了。

郑州晚报：家人理解、支持你吗？
蔡伟：在父母眼中，我是很叛逆的。我想

搞学术研究，尤其是搞古文字方面的研究，和
他们对我的要求与想法，实在太不同了。父母
希望我的生活轨迹能朝着为家庭致富的方向
不断延伸。妻子还是比较支持我的。

郑州晚报：如今，你已经是博士生了，家人
应该认可你了吧？

蔡伟：虽然现在我已经是博士生了，但我
感觉到，要得到家人的认同，还需要时间。

郑州晚报：在正式成为复旦大学博士生
之前，你就已经是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
字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了，这难得的机会是
不是为你日后成为博士生起了重要作用？

蔡伟：当时还是临时研究人员。说实话，
那次能够去复旦工作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2007年，我妻子生病，为挣更多的钱，我开始
蹬三轮车，看书的时间越来越少。由于平时
研究古文字，我结识了一些古文字方面的专
家，万般无奈之下，我写信给北大的年轻学者
董珊，董珊把这事告诉了他的老师、复旦大学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教授。
恰好，复旦大学和中华书局、湖南省博物馆联
合编纂《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了解到我的

情况后，中心决定让我去做一些临时工作。
这份工作虽然是临时的，但还是让我十

分兴奋，更让我想不到的是，竟然有机会成为
复旦大学的博士生。

郑州晚报：在踏进复旦大学前，你还在蹬
三轮车？

蔡伟：是的，当时心中挺苦闷的，从白天
到晚上都在蹬三轮车，没有时间看书了。

郑州晚报：你觉得复旦大学是因为什么看
上你的？

蔡伟：呵呵，我也说不好。可能是我20年来
坚持不懈的努力打动了他们，还有就是，学校可能
认为我搞古文字研究的能力也不错。主要还是
复旦大学有博大的胸怀，能接纳我这样的学生。

“因为偏科严重，所以没考上大学”

“20年来，从没想过放弃自学”

“想得到家人的认同还需要时间”

“进复旦前我还在蹬三轮”

“今后会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要在古文字方面作出贡献”
郑州晚报：从一个靠蹬三轮来养家糊口

的人变成了博士生，这种转变反差很大，你都
准备好了吗？

蔡伟：我毕竟不是正规体制内培养出的学
生，在学校里难免会有压力。一方面是一些不
认识的人对我这样一个特殊学生的看法，另一
方面是我还需要修一门外语。我选择的是日
语，因为入门较容易，很多日语都是汉语的演化。

郑州晚报：你打算怎么克服？
蔡伟：我决心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说话，

来证明自己。我知道自己面临很大的补课任
务，我没有读过大学，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
育，在很多方面都很欠缺，比如语言学、历史
学、考古学的知识，都需恶补，我有信心学
好。我觉得自己很幸运，真的很幸运，人在很
多时候是需要坚持梦想的，在遇到困难的时
候不能轻言放弃。

郑州晚报：时下，你是一个名人，被媒体
的光环包围，你喜欢现在这种生活方式吗？

蔡伟：很不喜欢，我是一个喜欢安静的
人，静下来认真看书、学习。我不愿意以这样
的方式来出名，这不叫什么名人。在我眼里，
只有对学术产生影响，在古文字学界能有深
入的研究并发表独立客观观点的人，才是最
神圣的。在学术上，名利是致命伤。而现如
今，很多人习惯把学问分为“有用”和“无用”，
并喜欢用物质来衡量，我觉得，这样很不好，
学术精神本身也是一种物质。

郑州晚报：将来有何打算？
蔡伟：打算只有一个，尽我最大的努力，

去感恩，去报答那些曾经帮过我的人。一定
不辜负学校和老师的关怀，全身心投入学术
研究，一定要在古文字方面作出贡献。除此
之外，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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